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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爱岸桂林

十
年
心
事
一
灯
前

□
本
报
记
者
杨
湘
沙 

文/

摄

　　之前我们聊到了蔡戡，

这个蔡襄的后代，十三世纪

初来到桂林当广西老大，当

了最多一年时间，就辞职不

干了。然后，接班的是福建

人詹体仁。

　　前面我们说过，纵观历

史，但凡世纪之交的时候，

总是会有些大事发生，南宋

的这段世纪之交，影响力最

大的事情，莫过于庆元党禁

了。来桂林接班的詹体仁就

曾深受其害，庆元初年被列

入五十九人的伪党大名单，

罢官后，在家里无所事事虚

度了八年光阴。对于一个已

经年过半百且还有仕途追求

的人来说，这八年的虚耗，

前途不说尽毁，再出山时起

码也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感

觉了。

　　有人说，桂林地处偏

远，庆元党禁发生在朝廷中

枢机构，对桂林影响有限，

怎么可能呢？就像往池塘中

央扔一块石头，哪怕池塘再

大，初兴的波澜漫到岸边时

已经弱化成了涟漪，那岸边

的草木还不是要无助地晃荡

好久？以文人为主力的南宋

官场，在庆元党禁运动中受

波及的自然文人居多，而受

波及又在桂林任过职的至少

有五人，受负面影响的有詹

体仁和吴猎，而短暂受益的

有三人，比如我们聊过的张

贵谟——— 蔡戡的前任——— 另

两位则是更早一些的应孟明

和陈贾，他们都曾坐在过张

贵谟同样的位置上。

　　庆元党禁的这份五十九人伪党大名单，
后人也曾质疑其准确性，比如说宰相周必大
进了名单，但著名诗人杨万里因为党禁的原
因罢官，却没有列入其中，就让很多人不
解，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而薛叔似、皇甫
斌一度荣列其中，但韩侂胄失败后，两人又
被列入了敌对的韩党圈子，中间有何变故，
也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至少可以
确定的是，詹体仁进了这份名单，张贵谟则
在另一份攻击“伪党人”的名单中，同在后
一份名单上的还有1189年接应孟明班当上
广西老大的陈贾（之前我们曾用很大的篇幅
聊过陈贾），与应孟明不置可否、最后不参
与的态度不同，陈贾是韩侂胄手下的急先
锋，时任兵部侍郎。
　　张贵谟嘉泰二年（1202年）离任，詹
体仁嘉泰四年上任，中间只隔了个任职一年
的蔡戡，而蔡戡虽没入伪党名单，但又和当
时的运判吴猎关系不错，曾一同出游，还在
桂林的隐山上留了石刻。本属两个阵营的主
官在这十余年时间里陆续执政一地，还能说
桂林的官场生态丝毫没有受到庆元党禁的
影响？
　　无论如何，这都是元祐党籍之后，南宋
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又一场浩劫，后人评价
说，随着打击面的扩大，这次运动的后果，

是乾道、淳熙年间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
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想想也
是，但凡和这些人有关系的，都或深或浅地
遭到了牵连，不能当官，甚至连科考都不能
参加，硬生生地掐断了上升通道啊，谁还敢
多说话，乱说话。而投向韩侂胄阵营的陈贾
以及张贵谟，在韩侂胄倒台被杀后，日子又
能好过到哪去？拥有大智慧的应孟明倒是得
了个善终，一直在朝廷干到了七十九岁。
　　其实，前面我们在讲到朱晞颜
（ 1194— 1195 年帅桂， 1195 年是庆元元
年，正是庆元党禁的开始）的时候，曾经聊
过庆元党禁的话题，这里就不再重复太多
了，大概就是赵汝愚和韩侂胄两派之争，然
后很多人被卷了进去。
　　赵汝愚是皇室宗亲，韩侂胄是外戚，在
绍熙五年（1194年）的“绍熙内禅”事件
中，以赵汝愚为首、韩侂胄为辅联手宗室成
员赵彦逾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扶赵扩上
位，也就是宋宁宗时代。尘埃落定后，赵汝
愚独掌大权，志得意满，却忘了让韩侂胄当
节度使的承诺，从此点燃了两人之争的导
火索。
　　赵汝愚也不是啥都不懂的俗人，他把有
大师之称的朱熹拉到了自己手下，还安排他
当了皇帝的老师，试图以朱熹在文化人圈子

里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地盘。但他还是大
意了，低估了韩侂胄这个“南宋第一外戚”
的能量和智力，终究是被韩侂胄掀翻，并身
死他乡。而掀翻赵汝愚，韩侂胄就是从朱熹
这个赵派最大的旗手开始，一步步布局的。
　　现在我们知道，詹体仁恰好是朱熹的学
生。事实上，在绍熙内禅一事中，詹体仁也
是参与者之一，所以，他是直接就上了黑名
单的。这么说起来我们就明白了，刚开始的
时候，詹体仁和赵汝愚、韩侂胄都是一伙
的，而且还属于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圈子，后
来分边后，朱熹才加了进来。然后赵汝愚败
了，身死道消，朱熹和詹体仁都受了牵连。
　　韩侂胄称赵汝愚、朱熹们为伪学奸党，
他自己后来却也被文人称作奸臣、权臣，而
且还是被另一奸臣所害。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兜兜转转一圈下来，这南宋，
原来都是奸党啊？有些时候，文人对历史的
描述，就是这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如你所知，韩侂胄在对金朝的态度
上，却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和秦桧这样的主
和派泾渭分明，他是誓死也要恢复故土的，
要重拾旧河山，立场十分坚定。所以，历史
到底该对韩侂胄做一个怎样的评价呢？可能
并非一个奸字或者权字能了。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在如何处理和金朝关系的问题上，詹体
仁显然和韩侂胄有很大的分歧。
　　如果说秦桧是主和派，主张维持现状、
苟安江南、外交妥协、削减军备、依附求
和，连尊严都不要了的话，韩侂胄恰恰相
反，是主战派，主张收复失地、灭金雪耻，
通过提升军事实力，进行全面彻底的对抗，
这其实是很受众多热血爱国人士推崇的。但
韩侂胄的主张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金宋多
年的对峙、消耗，到得南宋时，国力已经大
不如前，如果要主动北伐，以武力收复北宋
失地，一雪“靖康之耻”，必须积极扩军备
战、大肆增加赋税提高军费以支持战争进
程，而这会极大地加重民间负担，可能带来
一系列副作用。
　　詹体仁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和
秦桧、韩侂胄都不同，是坚定的主守派。
　　在詹体仁看来，南宋当时的综合国力不
足以灭金，这种情况下轻启战端，并不理
智。所以，詹体仁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防御优先，比如加强沿江防线，修缮城
池、屯田练兵；二是反对冒进，比如韩侂胄
“开禧北伐”前的草率备战，詹体仁就直接
说出了他的担心和不同意见——— 韩侂胄就是

因为开禧北伐失败才失势后被杀的；第三则
是经济务实，詹体仁主张“练兵积粟”，注
重财政的可持续性增长，反对因战争透支国
力——— 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这已经颇有些
深挖洞广积粮的感觉了。
　　詹体仁在桂林的前任蔡戡也是主守派阵
营的大将，两人观点大体一致。在韩侂胄一
方看来，随着蒙古的崛起，当时金朝又陷入
内乱，正是南宋北伐良机；但在主守派这
边，却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南宋的短板，比如
骑兵匮乏、财政脆弱，金朝虽然已现衰败趋
势，但又不至于马上崩盘，所谓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烂船也有三斤钉。毕竟蒙古刚刚崛
起，有威胁，势却尚未大成，所以，还是需
要采取守势，待时而动。
　　现在来看，应该说詹体仁和蔡戡们的观
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而且，他们与主和
派靠签订不平等条约、换取短期和平不同，
他们试图维持均势外交，主张充分利用金朝
和蒙古之间的矛盾，避免完全依附某一方。
然后，在承认南宋相对弱势这个现实的基础
上，通过防御和内部改革来维持长期对峙，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保住南宋王朝尊严
的前提下，等待金蒙矛盾激化和内部改革成

功后出现的转机。
　　蔡戡和詹体仁的主守路线，本质是在南
宋“战不胜，和不安”的困境中，寻求一条
立足现实、兼顾尊严和生存的中间道路，看
上去是更务实。不过，我们现在跳出圈外、
隔着这么多年看问题，永远要简单得多，如
果身处当时南宋复杂的国内和周边局势，问
题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蔡戡是主守派的
代表性人物，詹体仁也是，然而，他们有限
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注定了决定南宋
命运的，不会是他们。
　　当然，作为长期在地方工作的蔡戡和詹
体仁，务实亲民的作风，决定了他们对底层
民生的悲苦耳濡目染后产生共情的概率，要
比韩侂胄、秦桧们所处的地位大得多，所
以，在他们执政桂林的那一段时期，对于这
片土地上的百姓来说，怎么来看都应该是件
好事。比如说蔡戡那一年，正是整个广西闹
饥荒的时期，他开仓放粮，很是缓解了当时
民众的困境。詹体仁也是一上任，就想方设
法免除了桂林周边很多地方的赋税，尽力恢
复经济，让民心振奋。但在南宋外忧内患的
大环境下，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府浦城人（今福建
南平浦城县），生于绍兴十三年（ 1143
年）。他是隆兴元年（ 1163 年）的进士，
首次为官是在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当
县尉。《宋史》有专门的詹体仁传，这算是
相当不错的了，很多可能名气比詹体仁更大
的官员、学者都没这待遇。
　　有趣的是，在桂林老大的位置上，出现
过两位姓詹都被叫做体仁的官员，前后隔了
也就不到二十年时间。因为桂林本地史料缺
失或是其它原因，很多桂林人都把这两个人
做同一人看待，弄了些乌龙出来。现在我们
知道，其实这两人一个生在浙江，一个来自
福建，从年龄上看，也算两代人了。
　　前面的这个叫詹仪之，字体仁，之前我
们就聊到过他，后面这个詹体仁，却字元
善。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和理学大师朱
熹有交集，而且相交匪浅。
　　詹仪之，淳熙十年（ 1183 年）来桂林
当老大，曾在桂林留下了不少摩崖石刻，这
是后面的詹体仁所不及的，至少我们一直还
未见到詹体仁留下的石刻痕迹。而且，詹仪
之和朱熹的交往过程中，詹仪之的地位明显
要高一些，而詹体仁实打实是朱熹的学生。
　　如前所述， 1169 年，詹仪之还赋闲在
老家和乡邻吹水讲故事的时候，朱熹就亲自
上门拜访过詹仪之，两人在关于理学的学术
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细致的交流，均表示受
益匪浅。三年后，詹仪之邀请朱熹来他老家
的书院讲学，朱熹不问报酬，乐颠颠地来
了。朱熹甚至还在詹仪之家门口的池塘边留
下了一首诗，那“问渠那得清如许，为由源
头活水来”的名句，竟被后人吟诵了近千

年。这还不算，后来詹仪之来桂林当大官，
状况不佳的朱熹还写了封求助信向詹老大诉
苦，并且还有就盐政问题通风报信之嫌。由
是也可看出在朱熹的心里，那确实是把詹仪
之当兄长和朋友以及同学来看的。詹仪之故
去后的第二年，朱熹专门到詹仪之下葬的地
方悼念，还写了篇《祭詹侍郎文》的文章，
感情也是相当真挚。
　　詹体仁不同，詹体仁实打实是朱熹的学
生，“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他
做人的原则是“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
愧，平心则无偏”。理想是好的，但现实总
是那么残酷，尽心、平心，挺好的，我本将
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庆元党禁
中，詹体仁因为有朱熹这层关系在，也被列
入了黑名单，被罢官回家吹水去了。这不奇
怪，以韩侂胄手下那班人的脾气，老师都被
批判了，继承老师衣钵的詹体仁你能逃
得过？
　　因为在绍熙内禅中跟着赵汝愚冲在第一
线的原因，詹体仁这一赋闲就是八年，“屏
居八年，知靖江”，几乎覆盖了整个庆元党
禁的全过程，直到党禁运动偃旗息鼓后，嘉
泰四年，也就是 1204 年，詹体仁才重新复
出，接主守派同道蔡戡的班，知静江府兼广
西经略使，当上了桂林的老大。
　　从时间点上来看，蔡戡辞职，身体是很
大原因，但应该也有不太满意韩侂胄大张旗
鼓准备北伐而不顾民生的想法。而詹体仁当
值的这两年，正是韩侂胄把北伐事业干得如
火如荼的当口。作为主守派的代表人物，身
处西南边陲，詹体仁除了提出建议外，却也
并不能左右大势，“侂胄建议开边，一时争

谈兵以规进用。体仁移书庙堂，言兵不可轻
动，宜遵养俟时。”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已
经比党禁时好了很多，但这个时候的詹体
仁，有了前车之鉴，估计也是很无奈的感
觉。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是向上级申请
“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蠲杂赋八千”，减
免一些当地的税赋而已。
　　在这期间，詹体仁曾预测过皇甫斌的败
局，说“皇甫斌自以将家子，好言兵”，詹
体仁私下跟同僚说，“斌必败，已而果
然”。但他没有直接说韩侂胄必败，应该是
吸取庆元党禁的教训了。这个皇甫斌也是和
詹体仁一起上过党禁黑名单的，为三武将之
一，遇到韩侂胄北伐，心里面应该是很激动
的，不管不顾地准备大干一番，这可能也是
后人把皇甫斌又归入到韩党阵营的原因吧。
　　詹体仁曾写过一首诗，名为《过广陵
驿》：
　　
　　秋风江上芙蓉老，阶下数株黄菊鲜。
　　落叶正飞扬子渡，行人又上广陵船。
　　寒砧万户月如水，老雁一声霜满天。
　　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
　　
　　这首诗写于何时，至今已无考，不过，
如果说是在表达詹体仁离开桂林后的复杂心
情，倒也合适：韩侂胄不听劝，何尝不是取
死之道？我也老了，没有办法做什么了。
唉，世事就是这样，旧的去了，新的总会
来，你看行人又上了广陵船。只能苦笑一声
了啊……真是十年心事一灯前，孤独寂
寞冷。
　　一年后，詹体仁卒，享年六十四。

老雁一声霜满天

主战？主和？还是主守？

  ▲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宋制抚年表》一书里
清楚地记载了詹体仁远离朝堂的年头。


